【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杨群玉教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王  星  张娜兰  钟雅倩

一、采访时间

2014年5月16日

二、采访地点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门诊部二楼会议室

3、 人物简介

杨群玉，女，教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第四、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1966年毕业于广州中医学院六年制本科，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获广州市人民政府授予广州市名中医及广州市先进中医工作者称号。从事中医、临床、科研教学四十多年。执教效果良好，曾多次获香港大学邀请任教。主持多项省、市级科研项目，屡在省市级医学刊物发表论文。精于中医医学理论，善于运用中医的理、法、方、药，辨证论治，治疗呼吸道疾病、小儿哮喘、咳嗽、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病、妇女经、带、产、胎病、乳腺病等，对原发性高血压、慢性肝淤血症、儿科病、更年期综合症等疾病治疗有独到的见解，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自拟双石汤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小金丹治疗慢性肝炎血瘀证疗效显著，发表论文20余篇。
4、 采访记录

记：杨教授，您好！我们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关工委举办的“口述校史”活动的小记者。先谢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您是一位资深的名老中医，我想知道您最开始是怎样接触到中医然后喜欢上中医的？
述：很高兴见到你们。从小，我一直都向往医生这个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我对中医最开始的接触是因为我家的一位姑母。她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很会给人看病。由于她不会写字，所以就叫我帮她写药方，我因此就接触到了很多中药，类似原地滚、路边菊之类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玩。因此我对中药很有印象，也逐渐对中医产生了兴趣。而且我家里人也经常吃中药，甚至他们有时候病很重，中药吃两三次就好了，效果很快，疗效很好。我那时还小，就觉得很神奇，对中医的兴趣就更加浓厚了。

    记：哦，老师您当时又是为什么报考到我们学校呢？

述：我一向崇尚这个治病救人的职业而报读这个学校。我一直都很热爱我这个专业，因为应用这个专业的知识我能够救人、帮人。而且我很喜欢古文，特别是欣赏中医那些古文。招生时也有表明要招语文水平较好的。当时报考的时候，我第一个志愿就报考了中医学院，第二个志愿才报中山医。一开始我还担心考不上第一志愿。后来，我看到报到地点是三元里，心头大石才算放了下来，很幸运我考到了广州中医学院。

记：老师我们知道您是1959年来到中医学院的，那时候学校才建成三年，那时候各方面的条件是怎么样的呢？

述：那时候学校女生宿舍不足，我们的宿舍都被安排在旧图书馆二楼。就在正对校门那栋大楼（现在叫办公楼，以前就是我们的教学楼）的右侧。我们当时是没有教材的，课本都是油印的。我们的教材就是这样很简易的教材。所以当时的硬件条件是比较艰苦的。那时候的老师都是从当时从社会上较有名望的、医学功底深厚的老中医当中选出来的，经验水平都很高。各位老师都有一定的专长，授课经验很丰富，水平很高。
记：当时的政策好像挺重视中医的，是吗？

述：那时候刚好是中医政策开始实行的时候，所以我们到学校之后先学习中医政策，知道国家对于中医是很重视的。毛主席也说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当时是在贯彻中医政策的情况下，开办了我们这家中医学院。当时全国一共开办了4所，分别是北京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还有就是我们广州中医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我们那时读书还是很受照顾的。那时候经济困难，我们是供给制的，吃饭和生活用品都不用自己花钱。那时候粮票是很紧张的，我们大学生每个月就36斤，我们女生吃不完，就给一些男同学。同学之间还是挺会相互关心的（笑）。
记：当时学校的人数不是很多吧？

述：也不算少，我们班都有三十多人。1959年之前有八个班，一共有二百多人左右。

记：那当时有多少个学院呢？

述：就只有一个学院，就是中医学院，就没有像现在分了很多专业很多学院。那时候大家所学习的课程也都是基本一样的。
记：哦，那当时学院的老师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述：因为那时候的老师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各地的口音不同，语言没有统一，什么口音都有，不过还是以广州话为主，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外地来的同学们听课就比较辛苦了。所以上课做的笔记课后我们就和外地同学一起看，同学之间相互交流，我们也会教他们说广州话。那时有些老师是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学院的前身）毕业的，包括很有名的罗元恺、李仲守老师等，他们的教学经验都十分丰富。当时老师给我们讲很多他们的教学心得和临床心得，因此当时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记：老师您能给我们讲讲您在咱们学校的学医历程吗？

述：我们是六年制的，在这六年里面，由于我们始终有一个热爱中医的信念在心里，虽然说我们的学习环境比较艰苦，教学条件也没有现在好，但我们都不断在努力。那时候老师上课都是完全靠写黑板，没有像现在一样的多媒体。但我们还是认真学习，而且大家都勤学苦练。另外，我们还会帮助那些外地来的同学。因为有些课程没有课本，我们都是靠抄笔记的，好像《内经》的经文，我们都是抄出来的。老师讲课的时候，我们做笔记，笔记做完之后我们就和外地同学一起看，同学之间相互交流。到了三年级，我们就开始学习西医。我们先学了三年中医然后再学三年西医。西医我们也是从头学起的。西医的基本理论、检验、内科等我们都学，但我们还是以学中医为主。当时由于政府不断对我们传达中医政策理念，所以我们都觉得中医很好，并且大家的兴趣都很浓厚，因此我们很用心地去学中医。我们那时候天天早上起来就背方歌、背《内经》经文、背《伤寒论》的经文。当时我们背“四大经典”，背得滚瓜烂熟。早上操场上朗朗的读书声传遍了整个学校。在那时候我们学习都十分专心，经常蹲在路边，蹲在图书馆门口、宿舍门口来复习。当时的确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随着教学条件不断地改善，到了学西医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有比较好的条件。记得当时我们学《解剖学》，我们的考试是考标本，一分钟一个标本。那时我们就整天待在解剖室里面，对着标本学习，虽然当时我们的年龄还很小，二十岁左右，但我们的求知欲战胜了恐惧。而且，我们经常会举办交流会，大家坐下来相互交流，收获都是很大的。有些老师他们除了教我们读一些经典著作之外，他们还有很丰富的临床经验传授给我们。其实现在我有很多生活的经验就是那时候从老师那里学来的。我们当时的学习方法是用取类比象来加强记忆的，并且通过互相提问来加深印象，比如背方歌我们会结合一些生活上的常识、编写顺口溜。好像四妙散，组成是：黄柏、牛膝、生薏仁、苍术，我们把它记忆成黄、牛、生、疮（苍术），这样子记忆就牢固了……

记：那老师您当时在学校有什么娱乐活动吗？
述：有，我们最主要的娱乐就是打太极拳。作为我们的必修科目。我们那位打太极的老师是一位很棒的老师。

记：那当时学校有没有什么比赛之类的？

述：有啊，我们也有开运动会的，那时候的操场也是很简陋，不像现在的草地和塑胶跑道。大家在课余时间都积极参加锻炼。
记：老师您是怎么看待医古文这些好像很令人费解的古代医学文章呢？
述：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医古文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虽然有些不太容易懂，但如果静下心来认真品读，就会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哲理、生命的规律和自然的奥秘。比如说孙思邈的那篇文章《大医精诚》现在经常在报纸上登出来，很多医院更是贴在了文化墙上。我记得那次医院叫我写一条格言，我就写了“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疾苦”，这是孙思邈的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做医生为病人治病，不要怕困难、不要怕肮脏，要有责任心，把病人的痛苦放在自己的心上，千方百计解决病人的疾苦。现在到处都在宣传这个，医德的教育，我觉得我们古人的医德真的很高尚。叫我们不要杀生，怎样照顾人们的疾苦，这些真的很好。

记：那您作为学生时，在学校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令你印象十分深刻的呢？
述：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老师。当时的老师们都竭尽全力地帮助和教导我们。记得我们有一位儿科的老师，在广州很出名的，他叫杜明昭，他治疗儿科很厉害，特别是治疗麻疹。后来我很有幸能够跟他学习半年。麻疹要重视合并症。就是说，麻疹变成肺炎就比较危险，西医都觉得很棘手，但他觉得很简单，能够很容易将那些麻疹病人治好。跟了他半年之后，我得益非常之深。跟他学的那些知识在我后来的工作中，有十分大的帮助。我在海南农村的时候，曾经有一年全村麻疹大流行，连70多岁的婆婆都得了麻疹。我自己就一个人背着药箱满村子跑去看病，我一个人走完了整个公社，最后没有一个人被麻疹夺去生命。所以我现在治疗麻疹还是很有信心的。还有就是有一年我们下到农村去，抢救流行性脑膜炎患者，那时我也还是学生，我们也有去抢救病人，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方“犀角地黄汤”，病人已经昏迷，但没有犀牛角，我们就用水牛角代替这味药，抢救那些病人。这也是我们在生活中怎样用药的一大关键，就是怎样适应环境来用药。

记：老师，你刚刚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有没有对中医产生影响呢？

述：文化革大命的时候，的确对我们中医有很大的冲击。当时，很多书本上的名词因为“忌讳”都不能用。比如四君子汤中因为有“君子”二字，属于“封建”的词语，我们都不敢说，只能叫参术苓草汤；另外，《伤寒论》第一篇是“太阳之为病”，我们也不敢说，因为毛主席是红红的太阳，如果你说“太阳之为病”，那么你就遭殃了。君臣佐使也不敢说，我们就只能说主辅佐使。虽然文革的时候对我们打击是很大，但我们依然坚持继续学习，从没有放弃。

记：杨老师，听说您毕业之后在海南岛呆了11年，那您这11年是怎样度过的呢？

述：我当时已经是毕业生了。那时候毛主席指示说刚刚毕业的本事不大的要到农村去、要到基层去。我们就按照号召去了。我们当时在一所公社卫生院，我们那所公社卫生院是很小的，有广州三间大学的5个本科毕业生，广州中医学院2个（即杨教授夫妇——记者注）、中山医2个、广医1个。在这11年里头，我都不忘我的职业，还是坚持认真钻研我的业务，而且还做得比较出色。当时的农民都比较喜欢服用中药。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好多份外的事情，包括做药材加工、配药、计价、采购全部是我自己做的。这种状况的好处就是在农村我们得到了很多锻炼，也因此我们见的病种就比较多。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不是不用西医，但我是以中医为主，将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八纲贯穿在临床上，所以黎泽泉（杨教授的同级同学——记者注）形容我是铁杆中医（笑）。
记：那老师您从海南岛回来之后做了些什么事呢？

述：在海南岛回来之后，我就在广州医学院工作。现在不知不觉也已经30多年了。在广州医学院工作期间，我从事了医疗、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特别是我负责了很多教学的任务。由于我教的是学习西医的学生的中医班，那么中医的基础就不能够讲得像我们当时那样详细。那时候我就学会了因材施教，对不同专业的教学，采用不同的深度教学方式。教学的经历，也对我自身起到一定的锻炼作用。另外，还有科研和临床等工作。还应邀到香港大学授课，持续了有5年多的时间。还带了本科、专科学生，指导其医、教、研的学习与工作。任全国第四、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先后带出博士生1人，硕士生1人。现在所带的还是2名博士生。我觉得我这三十多四十年来没有辜负中医学院对我的栽培。

记：老师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您行医这么多年里给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么吗？

述：其实我有很多深刻印象的事。我最深刻的应该就是那些很难治好的病让我给治好了。这给了我们医生最大的欣慰和满足感。特别是那些很难治的而且很奇怪的，西医都没有办法解决的病。我举个例子，中医有种病叫“奔豚气”，西医没有办法解决的。奔豚气的特点是感觉有一股气由下面一直冲到胸前，这个病西医没有办法解决，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但我能用中医的办法来解决，使它不再冲上来。我有个病人，心衰已经是很严重了。虽然一直都在吃抗心衰的药，但有好几次差点就抗不过去。上次他来的时候，我发现他心衰很厉害了，他以前是在其他医院看的，但是他的主治医生刚好不在。我开了炙甘草汤给他，一周后回来复诊，我不知多高兴，因为这个病人病情明显好转，既无失常心律，心脏各瓣膜区也没有听到杂音，心率78次。所以啊，从医这么多年中，我印象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治疗好别人治不好的病人，看着那些病人渐渐好转，这让我觉很满足。

记：老师您觉得我们中医学子应该怎样正确对待中医和西医呢？

述：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学医的同学应该有一个方向，自己兴趣在哪里就往哪方面发展。中医有一套，西医有一套，不可偏颇。至于如何学习的问题，一方面，在中医的基础上面，我们可以结合西医的理论，验证我们中医是否行得通，这个很关键，在现在的形势下，你发表一篇论文，如果你只是单纯靠中医的理论，你的理据是没有说服力的，还要有一些西医的理论。另一方面，一谈到中西结合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中西结合就是中药加西药，其实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钟南山院士也认可这个说法，关于这个问题我前不久才和他讨论过。中西结合的意义是，中医西医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处理疾病、诊断疾病等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方法，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医治好病人。将中医的优势和西医的优势结合起来才叫中西结合。中医有四诊八纲、辨证论治、整体观念这些都是自古以来很实用的理论，结合西医的优势和特色，就能够有的放矢地针对疾病进行治疗。总而言之，就是不能够将中西医的理论极端化，极端化对自己不好，对病人也不好，因为我们两者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治好病。

记：那老师您觉得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学好中医呢？

述：首先，要对中医有兴趣。正因为我一直都喜爱中医，所以我一直都在不断的钻研中医的知识，从不觉得厌倦，反而乐在其中。其次，耐得住寂寞、打好基础、潜心学习。李时珍三十年身无长物，只有《本草纲目》，用了三十年的功夫来写这本书。所以，包括性味、形态、功能、副作用都很清楚。另外，还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医经典精深博大，必须深入浅出，领悟个中的原理。虽然中医有过一段很低沉的阶段，这一段时间还有人说我们的中医不科学，说我们登不上大雅之堂。这么多年来，我见到很多人都选择了转行，但我从来就没想过转行，我一直很热爱我的这个职业，也从来无怨无悔。最后，要有一颗仁慈恻隐的心，就像我刚刚提到过的孙思邈的那句话：“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也用这句话与中医的学子们共勉，希望他们能够在行医的路上，一直能够保持一颗“大慈恻隐之心”，能够解救众生之苦。

记：老师我们查过资料看到您在科研上硕果累累，可以跟我们分享其中几个吗？

述：双石汤，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现在已经制成了成药。附四院已经将它制成了汤剂。以前我们也曾经制成了袋包茶。除了双石汤，还有一个小金丹，小金丹是治疗慢性肝炎血瘀证的。我最早那一篇论文就是血府逐瘀汤，我用血府逐瘀汤治疗了很多病症，甚至泌尿道感染都可以有效果。现时有一家药厂要做血府逐瘀汤的中成药，叫我过去，我不想参与商业的这些东西，我个人就是这样的观点，我就喜欢做回自己的本行，与商业利益挂钩的那些我不喜欢。

记：嗯，那您现在会不会偶尔回母校看一下呢？
述：有啊。我们的同学间不时都会回去聚会的，我最近都回去了好多次了呢。

记：欢迎老师常回来母校看看。那老师我们今天的采访到这里基本结束了，非常感谢杨老师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这么多的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通过这次与您愉快的交谈，我们真的受益良多，学到了很多呢！

述：嗯，不客气！

附注：照片10幅见以下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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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杨群玉老师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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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杨群玉老师在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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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杨群玉老师在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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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采访场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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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采访场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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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采访场面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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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杨群玉老师诊室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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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杨群玉老师诊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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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杨群玉老师（左二）与学生记者（自左至右）钟雅倩、王星、张娜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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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杨群玉老师（右三）及王师姐（左三）、梁师兄（右二）与学生记者（自左至右）张娜兰、钟雅倩、王星合影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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